
为救同胞苦寻信仰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看着
历经沧桑的烈士墓，60岁的新安村村
民陈明京满怀深情。

陈明京是曾与陈日光一起闹革命
的同族兄弟陈日钦的儿子，新中国成
立后，全程参与了两位烈士墓地的修
筑，对吊罗山一带革命事迹也做过调
查研究。在槟榔掩映的新安村，他向
记者谈起，出生于1883年的陈日光原
先就是苗族群众的首领，也就是当地
的“苗王”。他不仅身材魁伟、体力超
人，而且聪明好学，从小就能读能背世
世代代相传的盘皇经书和歌谣。

村中有老人曾回忆：“我们苗族同
胞住在山上，经常吃不饱饭，生病更没
有药医，过得很苦。陈日光面对这种
情况，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寄希望于
某个神灵来解救大家。”

1913年，陈日光在抓捕一头熊时
落下眼疾。他到琼海嘉积基督教会医
院把眼治好的同时，也被西方医学技
术震撼，并接受基督教教义，成为海南
苗族同胞中第一个基督教徒。陈明京
说，回到琼中南茂村后，陈日光带领苗
族群众信教，到1919年，南茂已成为
苗族信教的中心。

据陈明京考察，当时“南茂村一
带，土地越种越瘦，年年闹饥荒”，陈
日光觉得上帝并不能解除同胞的疾
苦，于是脱离基督教。1922年，他带
领家人迁居吊罗山北麓的太平乡牙
防苗村，“刀耕火种，伐木为园，苦度
荒年”。

1927年，吊罗山的另一边，陵水成
立苏维埃政府，第二年共产党人在吊
罗山区成立太平乡苏维埃政府。陈日
光开始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苗族
人民才有出路。陈日光与族人同饮鸡
血酒，“发誓要干革命”。他积极发动
苗族群众参加革命，自己被选为乡苏
维埃政府委员。

根据陈明京的调查，1927年秋到
1928年秋，陈日光带领苗族群众，3次
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后人提
及，1929年8月，他带领同胞伏击前来
掳掠的国民党陵水县中队，击毙了中

队长。

上山坚持革命斗争

位于保亭、白沙、陵水等几县交界
处的吊罗山，是海南连通东部和西部
的必经之地。国民党势力、日本侵略
者的势力都向这里渗透。据琼中党史
县志办副主任叶传雄介绍，当年海南
革命进入低潮，为坚持斗争，陈日光于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带领苗民
把牙防村移到了吊罗山上；陈明京也
介绍说，那时陈日光本人为躲避敌人
视线，建造假坟茔，佯装病故。

望着高耸的山脉，在新安村，陈日
光依然健在的小儿子、86岁的陈斯太
仿佛又回到山上度日的艰难时期。“没
地住，没路去，没盐吃，当时的日子难过
啊，但又不能下山。”老人回忆说，由于
山高气温低，一般庄稼作物难以种植，
水稻种出来的都是空壳稻，所以木薯野
菜成了村民填肚子的主要食物。

“这就是他们在山上吃过的。”陈明
京向记者展示了两种野菜，一种是苗族
人所称的“菜叶”，也叫水韭菜；一种是铁
芥菜，苗族也叫山兰菜，样子像青菜，但
比青菜要小。“水韭菜随便一撒就能长，
摘了马上又生；铁芥菜长成后，200天都
不会死。”陈明京说，正是这些高山野菜，
支持了陈日光、陈斯安等人的斗争。

在1940年初期，由于反动势力逼
迫加剧，陈日光率领苗胞在吊罗山和
其他地方之间来回辗转。1942年 8
月，他带着家人和10多户苗胞迁居五
指山南麓的仕阶村，1943年夏天带领
全家又逃回吊罗山上。艰难的形势
下，他还带领全家先后跑到陵水、万宁
的日占区，又因不愿过亡国奴生活，3
个月后再次返回吊罗山。当年秋，国
民党制造中平惨案后，吊罗山周边虎
口余生的苗族同胞纷纷投奔陈日光。

英勇就义视死如归

随着琼崖抗日斗争革命形势高
涨，为配合我军挺进五指山建立中心
革命根据地，1944年秋，琼崖抗日独
立总队指示第三支队派周海东去联络

“苗王”陈日光。因为道路险峻，他费

了好大功夫才上了山。
由于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威

胁，牙防村戒备森严，陈日光也有着很
高的警惕性，他不知对方的底细，一时
不肯现“真身”，派儿子陈斯德、陈斯安
兄弟接洽周海东。周海东耐心地宣传
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革命道理，
终于打动了陈日光。在他的指导下，
陈日光成立了吊罗山苗民抗日后备大
队，次子陈斯安任大队长。陈日光在
后备队成立大会上，含泪握着周海东
的手激动地说：“我一辈子敬神，但神
并没有帮助我们苗民。今天，共产党
指导我们成立苗民武装，我们一定好
好跟着共产党干！”

陈斯安任大队长后，经常带领队员
下山送情报、当向导、送粮食、接送伤病
员，使吊罗山很快成为琼崖共产党和军
队的联络所、情报站和疗伤处。“有一些
人常常来回出入我家，和我爸、哥说事
情，我那时候小，也不知道他们做什
么。”陈斯太回忆，当时他并不知道父亲
和兄长为何总是神神秘秘，后来才明白
他们“是在为共产党做事”。

1946年5月15日，国民党四十六
军300余人偷袭吊罗山，陈日光与23
名苗族同胞被捕，关押到陵水一处原
日寇所建的油库中。国民党当局要陈
日光“自首”，陈日光反问：“我跟共产
党打日本鬼子、叛国贼有什么错？我
的同胞有什么罪？”

国民党当局要陈日光交出次子陈
斯安，以换回苗族同胞。陈日光明知
儿子一来父子必然被害，但为了救出
无辜同胞，毅然致书：“愿我父子同死，
救出众乡亲。”

狱中，父子两人忍受酷刑折磨，坚
贞不屈。随后，敌人将他们押至保亭
县城，于1946年12月31日将父子俩
杀害于保城河边。

“敌人杀害他们后还发出布告，不
准苗民收尸，所以他们的尸体被水冲
走，尸骨无存。后来苗族群众为纪念
他们，就按照民族风俗，把他们后人的
毛发、指甲安置在坟墓里。”叶传雄说。

而至今，陈斯太还记得父亲的形
象，“他当年有一匹白马，是琼崖纵队
第三支队送给他的。他骑在马上，威
风凛凛。” （本报营根7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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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区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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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陈日光、陈斯安

为解同胞苦难，“苗王”陈日光率领族人坚持革命斗争，与儿子陈斯安一起献出宝贵生命

苗族英雄父子舍身取大义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周晓梦 通讯员 秦海灵

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县城出发，一路向东南，穿过
盘曲山路，就到了态势巍峨的
吊罗山山区。吊罗山乡新安
村，就在山脚下。

与多年前一样，如今的吊
罗山依然陡峻险阻，令人胆怯。
但新安村的苗族村民们，每年都
坚持组织上山一次，缅怀英雄先
人。在海拔超过900米的吊罗
山上，伴着吐露芬芳的兰花，海
南革命烈士、苗族英雄父子陈日
光、陈斯安的墓碑并肩而立。

新安村是解放后才迁移下
来的，原名叫牙防村，是陈日光
父子带领苗族群众追随共产党、
坚持革命斗争的地方。

“我一辈子敬神，但神并
没有帮助我们苗民。今天，共
产党指导我们成立苗民武装，
我们一定好好跟着共产党
干。”时隔半个多世纪，这对父
子英烈的话语依然久久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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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新安村：

编制“村史”
传承红色精神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苏庆明
通讯员 秦海灵

村子搬了又搬，是新安村民都
知道的故事。

在吊罗山脚下的这个村子，就
是陈日光、陈斯安生前战斗过的牙
防村。山路曲绕，然而当年牙防村
的村民们却无处可逃：抗日战争时
期，国民党顽固派和日军的触角向
这里延伸。

就是在这样的恐惧不安笼罩
下，村民们跟着陈日光父子，把村
子搬到山上。直到1953年，他们
才得以重建新的“牙防村”。

“1952年11月，县人民政府决
定动员苗族群众下山定居，发展生
产。1953年牙防村分散居住的村
民迁住太平坡，被命名为新安村，
意为‘新居乐业，和谐平安’。”新安
村村民陈明京说。村民们从此以
后开始了新的生活。

走过曲绕山路，大片翠绿茂盛
的桑树、槟榔、益智等成为新的风
景。据吊罗山乡新安村党支部书
记邓运新介绍，现在新安村的总人
口有600多人，村民们大部分都种
植南药、种桑养蚕、养蜂等，靠双手
勤劳致富。虽然、老村旧址在海拔
900多米的山上，但每年新安村都
会组织村民上山，回去纪念缅怀先
烈。邓运新说，目前村委会正在整
理编制《新安村大事记》资料，希望
历史能一代代传承下去。

村子周围的槟榔林随风摇曳，
太平河的河水从村南侧缓缓流过，
老人坐在自家的小洋楼前，一边等
着孩子们放学，一边和邻居聊着过
往……曾被敌军逼上吊罗山辗转
流离的村民，曾让陈日光牵挂的村
民，如今已在这青山脚下辛勤耕
作、安家落户。

（本报营根7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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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日光、陈斯安烈士墓。
本报记者 陈元才
实习生 陈若龙 摄


